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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是美国历史上重大的城市灾难，但也是该市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契机。本文以这

场大火为切入点，在考察大火造成的破坏之余，更着眼于灾后重建与发展的历程，探讨了灾难对城市发

展的影响机制，深入解析了灾难如何促成社会变革、推动经济创新、塑造文化认同和催生现代化的都市

空间。本文认为，灾难在使城市陷入危机与失序的同时，亦为其重构和新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最后，

本文总结芝加哥大火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旨在为当前城市应对未知突发灾难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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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1871 was a major urban disaster in American history, but also a crucial 
opportunity for the city to achieve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fire as a start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4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48
https://www.hanspub.org/


庞甜甜 
 

 

DOI: 10.12677/ass.2023.127548 4025 社会科学前沿 
 

point, and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disaster, while ex-
amining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fire. It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saster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how disaster promotes social change, stimulates economic innovation, 
shap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sters modern urban spa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isaster, while 
plunging the city into crisis and disorder, also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its reconstruction 
and renewal.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cago fire 
and urban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current urban 
response to unknown sudden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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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城市产生以来，人类便在同一次次灾难的斗争中推进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突如其来的灾难给人类

社会留下惨痛的记忆，也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轨迹。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灾难给城市发

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愈发突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

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使社会中潜在的风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阶段”

[1]。因此，深入研究历史上城市发展中的灾难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871 年的芝加哥大火是美国城市史上的重大灾难，但也为该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条件，推动了

芝加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变革。灾后的芝加哥迅速展开重建，仅用三十年时间就成为仅

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正如诺曼·奥古斯丁所言：“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

育着成功的种子。”[2]灾难在使城市陷入危机与失序的同时，也为它的重构和新生提供了机遇。本文将

以芝加哥为例，结合现有资料，在国内外学者所做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危机与失序”“机遇与新生”

“反思与启示”三个维度，分析 1871 年大火对芝加哥城市发展的意义，继而探究灾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机制，为当下城市应对未知的突发灾难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2. 危机与失序：1871 年芝加哥大火的必然和偶然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大开发运动的推进，大批欧洲移民和美国东部人口涌入芝加哥，

这座城市开始逐渐崛起。芝加哥的早期发展，与其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市位于美国

的中心地带，东连发达的东北部地区，西接辽阔的西部边疆，南望肥沃的中部平原，是连接东西部经济

活动的重要城市门户[3]。在水运条件上，它坐落在密歇根湖最南端，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五大湖的交汇

处。19 世纪中叶，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和多条铁路建成后，该市成为美国西部大开发的交通枢纽和

贸易集散地。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联邦军队的战备物资需求，芝加哥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并凭借

其丰富的资源和交通优势，成为重工业基地和军需物资的集散地。内战结束后，大批外来移民和外部投

资为这座新兴城市注入活力，使芝加哥在商业和交通方面的中心地位更加稳固，其农产品加工业、钢铁

冶炼和机械制造等产业也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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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871 年，芝加哥在短短 40 年间已从密歇根湖沿岸的一个小型贸易港口成长为美国中西部地区

经济贸易枢纽，人口超过 33 万，建筑约 6 万座，面积达 36 平方英里，居西部之首，是全美第四大城市

([4], p. 11)。芝加哥在工业化、商业贸易、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走在前沿，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铁路中

转站，每年运送游客超 700 万人次([5], p. 90)。 
芝加哥的迅速崛起虽属奇迹，却埋下许多安全隐患。首先，建筑的防火性能较差。木材因其廉价和

便利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中：芝加哥街头的人行道、桥梁以及下水管道均为木制；中央商务

区的大理石建筑，也会使用木质的屋顶，并在上面覆盖毛毡、柏油或木瓦；甚至作为重要灭火设施的自

来水厂，其屋顶也是木头制成。此外，随着大量移民涌入芝加哥，他们为解决住房问题而在市中心建造

了大量排列拥挤且杂乱无章的棚屋。虽然芝加哥市议会颁布了限制木制房屋修建的法规，但由于经济利

益的驱使和监管体系的宽松，这些限制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其次，消防安全体系也不健全。1857 年，芝加哥市中心一场大火导致 22 人丧生，这促使芝加哥建

立了职业化的消防局，取代了原有的志愿者队伍[6]。截至 1871 年，芝加哥消防局共有 193 名消防员，16
辆马拉蒸汽消防车、6 辆软管车和 4 辆钩梯车，但仍不足以覆盖 36 平方英里的城市([4], p. 30)。市消防队

队长威廉姆斯曾多次向市议会提出加强消防设施建设的建议，但均被否决([5], p. 144)。在议员们看来，

推动城市发展比保障城市安全更为重要。 
最后，极端干燥的天气成为火灾发生的导火索。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档案记载：“自 1871 年 9 月

起，芝加哥的降雨量骤减。9 月仅三天下雨，降雨量为 0.74 英寸。10 月的第一周没有降雨，空气湿度降

低至 30%以下，芝加哥地区异常干燥。”[7]在 10 月的前七天，芝加哥就发生了 28 起火灾。在大火爆发

的前夜，消防队刚刚结束一场长达 17 小时的紧急救援任务，有多名消防员在行动中负伤。此外，消防水

管也因爆裂而无法使用，两台蒸汽灭火泵也因损坏严重而报废([4], pp. 26-29)。 
1871 年 10 月 8 日晚，芝加哥大火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爆发。火灾起源于城市西部贫民窟的一个谷

仓，起初火势并不大，但由于消防站接线员报错了火灾的具体位置，使得消防人员错过了扑灭的最佳时

机([4], p. 42)。此外，由于消防设施的不足，木质的供水管道被烧毁，加之大风天气等因素，火势很快失

去控制，并通过木质桥梁越过河流向北部市中心迅速蔓延。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

财产损失。据统计，1871 年芝加哥大火共导致 300 多人丧生，10 万人无家可归(占当时全市人口的三分

之一)，17,420 栋建筑被毁，2100 多英亩土地被焚，直接经济损失约 2 亿美元(占整个城市估值的三分之

一)，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城市火灾之一([8], p. 77)。 

3. 机遇与新生：灾难重构下芝加哥的复兴之路 

尽管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芝加哥得以复兴的重要基础在灾难中幸存。作为芝加哥经济核心的运输

业、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基本未受影响。在基础设施方面，该市的 36 条铁路、

运河网络和电报线路均基本完好，仍能保持与全国各地及欧洲的商业贸易联系。灾后的芝加哥迅速展开

重建，三十年间即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并以其开创性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区建设

的典范。这场灾难是芝加哥城市化进程的转折点，也是芝加哥得以摆脱传统束缚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

要契机。基于历史事实的剖析，笔者拟从以下四个角度具体阐述灾难对芝加哥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 

3.1. 安全保障体系的完善 

第一，建筑材料使用的规范化。木材在城市建设中的普遍使用是大火造成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因

此，完善法律中关于建筑材料的限令是芝加哥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前提。新任市长约瑟夫·梅迪尔多次

宣称：“我坚决反对在芝加哥范围内建造木结构建筑，消防禁令应当与城市边界共同扩张。”[9]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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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2 日，芝加哥市议会通过了修订后的防火法案。该法案明确了木制房屋的限制范围，涵盖市中心

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毗邻市中心的南部和西部的豪华住宅区([10], p. 106)。此外，其对易燃企业的选址也加

强了管制，禁止在防火限定区域内开设伐木场、家具厂、火药厂和烟花厂等[11]。芝加哥新修订的防火条

例在提高城市的消防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平衡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个人财产保护的诉求，维护了

更加多元的公共利益。 
第二，消防救灾系统的改进。芝加哥消防局在灾后进行重组，将全市划分为 18 个责任区，每区配备

若干消防队，并推行军事化管理([4], p. 127)。1877 年，全市消防站均装备火警电报系统，可与消防报警

办公室直接语音联络。在供水系统方面，公共工程委员会用耐火材料修缮自来水厂，增设供水管道和消

防栓，并安装了霍利抽水系统——该系统运用机械动力维持消防管道的水压，可大幅提升灭火效率。截

至 1890 年，芝加哥拥有 129 辆消防车、日抽水量达 5 亿加仑的自来水厂、长达 1500 英里的下水道系统，

其消防安全体系之专业化、现代化，在世界城市中堪称典范([5], p. 178)。 
第三，公共福利机构的健全。由于缺少应急赈灾的政府机构，时任市长梅森于 10 月 13 日接受芝加

哥救济和援助协会负责临时救济工作的提议，并任命其为官方慈善机构。该协会是成立于 1850 年的民间

社会福利组织，其执行委员会由十五名实业家和商人、四名律师和一名医生组成，他们都是兼具领导力

和影响力的社会精英([12], p. 115)。在现代企业的专业管理方式下，该协会摒弃政治投机的选票考量，以

科学慈善为原则，旨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提升穷人的生活能力而不是依赖于救济，从而增强城市发

展的韧性和活力。在灾后 18 个月内，该协会成功将 440 余万美元的现金和援助物资分发给全市 11 万以

上的人口，并为市民提供了医疗、住房、就业援助，为重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13], p. 87)。芝

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誉和支持，也为后来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范式。 

3.2. 精神文化共同体的塑造 

首先，芝加哥大火为这座城市提供了重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契机。在大火之前，芝加哥的赌博、

卖淫、酗酒和违反安息日戒律等行为泛滥，社会价值体系陷入混乱。重大的物质损失改变了芝加哥荒淫、

奢靡的生活方式，而重建城市的需求孕育了坚毅、朴实、勤劳、自律的城市精神，并最终成为芝加哥创

造历史奇迹的内生动力。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为芝加哥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灾后，

芝加哥商人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包括建设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以及筹办哥伦比亚世界博览

会等，希望通过科学文化建设塑造文明、道德的社会价值体系，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14]。 
其次，芝加哥大火增强了不同阶级市民群体之间的团结意识。芝加哥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一

直存在着阶级差异明显、民族矛盾尖锐、身份认同缺失等社会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财富分配不均。

据经济学家爱德华·布尼斯估算，1870 年，芝加哥 2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城市总财富的 90%，他们大多

数是美国本土出生的新教徒。而占人口半数以上外国移民家庭(主要是德国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

人)拥有的财产不到 1% [15]。然而，大火的灾难性影响打破了这种旧有的社会秩序，迫使不同阶级和族

裔的市民共同面对生存和重建的挑战。1873 年，由外来移民组成的政党——自由公民联盟，以 12,000 票

的优势赢得芝加哥市政选举，这是芝加哥民族差异逐渐消弭，政治、文化日益多元、包容的突出体现([13], 
p. 255)。 

最后，芝加哥大火激发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相比，美国的国民身份和国家认

同一直存在争议。独立战争后，殖民者虽然成了美国人，但是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形成[16]。芝加哥大火

的消息通过电报传遍全国，各地民众的悲伤与同情超越了表面上的差异和分歧，他们重新认识到了作为

一个国家的共同价值和目标。为了重建这座城市，联邦及各州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各地企业家在芝

加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中西部地区的群众也来到芝加哥参与重建。芝加哥的未来被赋予了美利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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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不仅因为芝加哥对全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因为它的复兴将是整个民族韧性和创造力的体

现。 

3.3. 经济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芝加哥优越的发展条件赢得了全球多数资本家的信心，他们纷纷将重建芝加哥视为最明智的投资选

择。大火后不久，芝加哥就吸引了逾 2500 万美元的外来资金，其中大部分流入了房地产业[17]。这场空

前的重建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各大媒体纷纷展望芝加哥未来的发展潜力，以充足的岗位和高额的

报酬吸引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工人。 
其次，灾难使芝加哥得以充分适应和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时代机遇，促使其经济结构更具创

新力和现代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由于以钢铁和电力为核心的机械重工业迅速崛起，作为工业原料

和能源的煤炭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芝加哥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构建了以钢铁

为主导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1871 年至 1873 年年间，芝加哥的钢铁制造业

产值增长了 75%，钢铁制造企业数量猛增 27%，钢铁产量在 1875 年居全国之首([10], p. 153)。此外，芝

加哥还发展为机械加工、石油精炼等综合多样的制造业中心。截至 1879 年，芝加哥拥有 156 家金属厂和

245 家铸造机械厂，合计 2271 家工业企业，年产值高达 2.68 亿美元[18]。 
同时，商业金融是芝加哥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大火后，随着芝加哥重工业的发展和其他行

业的繁荣，许多企业需要筹集资金来扩张业务或进行创新。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一些企业家在芝加

哥等地创办了证券交易所和期权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交易各种金融产品的公开透明的市场平台。

这些金融机构也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方式，并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芝

加哥成为美国工业、商业和运输领域的中心，并被誉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摇篮”。 

3.4. 现代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建构 

首先，大火为芝加哥城市面貌的更新提供契机。经济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空间压力促使芝加哥开展

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在横向上，芝加哥的城市边界不断向外延伸。在重建工作开始的短短两年内，芝加

哥修建了 103 座新建筑，城市直径扩大了 37,013 英尺[19]。在纵向上，芝加哥的建筑师选择向上拓展建

筑空间。他们设计建造了兼具美观和安全性的钢架结构的现代摩天大楼，也由此形成了专事高层建筑的

建筑师群体——“芝加哥学派”。他们的代表作品有 1895 年建成的被誉为“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的芝

加哥家庭保险大厦，以及 1893 年为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建造的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为艺术感和现代性的

结合，摩天大楼的出现永久改变了现代城市景观。正如美国规划和公民协会创始人麦克法兰在 1926 年曾

说：“每一个渴望成为大都市的城市，都希望拥有至少一座摩天大楼，它是这座城市进取精神和重要地

位的象征。”([5], p. 317) 
其次，大火促进了芝加哥土地利用格局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灾难前，芝加哥缺乏城市规划设计，住

宅、商业和工业用地在市中心交错分布，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致使城市拥堵、环境恶化。在正常情况

下，土地利用模式的根本变革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建筑的物理耐久性、交

通条件的限制、个人情感的依恋。而大火打破了这些制约因素，为芝加哥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创造了条

件。在工业用地方面，许多企业撤离到更具经济理性的城市外围。而住宅用地的变化，则反映了芝加哥

不同阶级的空间选择。工薪阶级受到市中心建筑材料限令的影响，又受惠于郊区地价的低廉和邻近工厂

的便利，因而向西迁徙至草原地带。而上层阶级在通勤需求相对灵活的前提下，为了寻求更优质的居住

环境，沿着密歇根湖的南北两岸向湖滨郊区迁移。随着工业和住宅用地的外迁，芝加哥的市中心逐渐重

塑为一个工商业高度集中的、高楼大厦林立的中央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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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促使芝加哥完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功能分区建设，为美国乃至世界城市的科学规划提供了范例。

通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科学重组，芝加哥形成了聚集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

降低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运输成本，促进市场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

规模效应，为芝加哥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4. 反思与启示：灾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 

芝加哥大火是该市历史演进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典型实例。灾难虽然给芝加哥带来了

巨大的损失，但也促使其在安全保障、精神文化、经济秩序和空间格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重建和创新，

从而实现了城市的复兴和崛起。火灾后十年间，芝加哥的人口从 33.4 万增长到 100 万以上，超越费城成

为美国第二大城市[20]。1893 年，芝加哥成功举办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吸引了全球 2750 万游客，展示

了其作为世界级大都市的风采([12], p. 140)。反思芝加哥在灾难重构下的复兴之路，笔者认为灾难对城市

发展的影响需要辩证地看待，既不能回避其造成的巨大损害，也不能否认其创造的机遇。 

4.1. 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 

灾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危机，它与社会动乱等冲突性危机有本质的区别。灾难社会学认为，灾难是

一种“共识性危机”，它使整个社区面临共同的威胁，从而激发社会成员的团结意识和利他行为[21]。 
在前所未有的灾难面前，不同种族、阶级的芝加哥人以人类的意志和本能联合起来，为重建家园的

共同目标而奋斗，锻就了与众不同的城市文化基因。在芝加哥人心目中，1871 年的火灾是这座城市发展

史上的转折点。这使他们能够以火灾所具有的不可预知性、戏剧性、破坏性和不可逆转性为基准，来建

构和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以及灾后迅速崛起的现实。与此同时，芝加哥大火也成为美国国民集体记忆的

重要组成部分。1920 年，威尔逊总统签署法案将 10 月 9 日定为美国国家防火安全日[22]；1925 年，柯立

芝总统宣布将 10 月的第二周定为美国国家防火安全周[23]。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研究表明，记忆具有知识性、集体性和功能性，它既反映了社群

的历史和文化属性，也影响了社群的行为和态度[24]。灾难影响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不仅可以防止集体遗忘，

还可以弘扬灾难斗争中展现的精神品质，从而为社群提供动力和激励。 

4.2. 完善了城市的防灾体系建设 

灾难暴露了城市在防灾减灾体系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对完善城市的防灾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和

推动作用。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灾难有助于推动城市消防设施的更新换代，并增强城市抵御灾害的能

力。在灾难发生之前，民众对安全隐患缺乏认识和重视，往往将灾难视为偶发而无可避免的事件，而非

可以预防和减轻的风险。因此，在防灾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感知上的不平衡。相较于改善老旧基础设

施，当地的官员和商人更倾向于向外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并购买保险以降低灾难带来的财产损失。然而，

基础设施的灾难性崩溃可以激发公众警觉和社会动员，促使市政当局采取措施克服传统上的变革障碍。 
其次，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灾难促进了城市防灾规划、管理、法律、组织等方面的完善和变革。

芝加哥大火后，市议会通过的城市消防安全修正案大幅提升了建筑防火标准，如增加墙壁厚度、用砖块

隔绝地板木材、禁用木制屋顶和外部装饰等，并在市中心划定区域限制木制建筑的建设。 
灾难的发生，既是对城市建设者的警醒，也是其完善不足的契机。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既应当从

历史中汲取教训，发现并纠正现有的缺陷，为城市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也要从现实中寻求突破，

为可能遭遇的各种灾难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这样才能增强城市的抗灾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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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供了破旧立新的发展机遇 

灾难往往能够打破传统的束缚，激发城市的创新和变革，促进城市的重建与现代化发展。城市更新

面临着建筑物的物理限制、拆迁的经济成本、居民的心理障碍等多重难题，而灾难则以其强制性的破坏

为重建创造了现实条件和社会动力。 
在 1871 年的大火之前，芝加哥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缺陷，但由于市政府的经济压力、党派矛盾等阻

力，城市改革进程十分缓慢。而大火对建筑的毁坏打破了物理空间对城市变革的阻碍，也为城市重建创

造了空间和条件，推动了城市结构和基础设施的全面更新和改造。另一方面，大火也激发了市民(尤其是

精英阶层)对渐进式改革的热情和支持，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政策观念和实践方法，更加重视城

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利益。为了更科学、更高效地推进重建工作，具有改革思想

的精英阶层组建了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并最终通过立法获得重建工作的领导权。社会机构的介入削

弱了市议员参与和控制城市建设的传统权力，使得重建工作较少受到议会两党竞争的影响，而更多地反

映公共利益的诉求。灾难赋予城市强大的发展动力，推动芝加哥实现了许多以往难以完成的改革。 
灾难往往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激发对新思想和新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因此，灾难是城

市发展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正是在同灾难斗争的实践中，许多城市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创新能力，实

现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发展、创新、飞跃。 

5. 结语 

1871 年的大火是芝加哥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这座城市韧性的纪念碑。这场大火充分展示

了一座城市在危机与失序中寻求机遇与新生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在灾难中重塑价值体系及发

展模式的变革之路。芝加哥大火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重建和创新，更体现在精神层

面的转变和进步。它为这座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意义，也为我们理解灾难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提

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灾害风险；另一方面，灾害也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空

间形态、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变革。灾难既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可以暴露出

城市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同时也为城市提供变革的机遇和动力。在与灾难的斗争中，城市乃至国家的精

神文化共识得以进一步凝聚。然而，灾难是兴邦还是衰邦，并非仅与灾难本身的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

城市建设者能否在灾难面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理性认识灾难，正确应对灾难。只有深刻认识灾难与城

市发展的内在关联，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规划，才能真正提高城市抵

御灾难的能力，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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